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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坑庄子在木垒县水磨沟村一队，东边有清
凌凌的水磨河，西靠山坡农田，那里地势凹陷，像
一个大坑，因此得名坑坑庄子。我的老家就在坑
坑庄子。

每到瓜果飘香的日子，回家乡登高望远是我
最轻松的时候。现在的坑坑庄子，原来的破壁残
垣早已不见了。房屋高低错落有致，家家庭院红
门白墙，院门前菊花、牡丹花、格桑花，在秋天的阳
光里竞相绽放着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

花儿的鲜亮定是养花人劳作的结果，坑坑庄
子的女人花儿养得好在水磨沟是出了名的。她们
勤劳善良，热爱生活。她们中有本土的姑娘，还有
嫁到这里的媳妇儿。在这个风景优美的乡村里，
这群女人就像门庭前的鲜花一样，自然，清香淳
朴。细品，还带有一丝浪漫的野劲儿。她们身上
有着农村传统风俗与现代时髦混合的独特。

这里的女人们劳作时头上围一个花布头巾，大
多是以粉红色和蓝色为主色调。她们围头巾很有
技巧，将正方形折成三角状，长的一边在头上，一直
下放到眉毛处，左右两角打折，在面部或左或右挽一
个结，只露出一双眼睛。头巾的遮掩，让这里的女人
们脸庞白皙娇媚，总也晒不黑。闲暇时，她们个个梳
起漂亮的发型，精心打扮一番，美丽而时尚。

早就听说，这里有一支女子服务队，在当地婚
丧嫁娶宴席上从备席到招待，再到洗刷整理，相互
协作，各有分工，忙而不乱。那年父亲去世，我真
真实实看到了这支服务队一条龙服务的“壮观”。
居住在木垒县城的老父亲离世，根据父亲生前的
意愿百年之后要回归故里，我们连夜把父亲送到
了老家坑坑庄子。老家现有二哥哥居住，丧事的
办理自然就在二哥哥家的大院里，根据当地的习
惯，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是流水席。

早晨，天刚刚亮，村里的男男女女就聚集在院
子里，没有人号召，没有人组织，他们自发的在院
内用砖块垒起一个大灶台，燃烧着煤块的灶膛上
架起一个大大的铁锅，旁边搭起一个帐篷，里面支
一个大案板，十来个女人和面、洗菜、切菜、剁肉，

“叮叮当当”锅碗瓢盆碰撞击响，不断烧沸的热气
随着人声弥漫，整个大院沸腾起来。

“萍姐，你要的菜洗好了。”
“霞霞，面和好了吗？”
“马上就好。”

“肉拿来了，切肉的人呢？”
“早在这里候着呢！”
……
满院的喧哗，让悲伤的我感到一阵暖心。
流水席，自然是随时来人随时凑桌摆宴席，我

走进帐篷下的“厨房”，准备帮着倒茶水，“我来”；
我帮着切菜，“我们已切好了”；我来到洗碗处，“玲
玲，你去守灵吧，这里有我们”……转了一圈，我竟
无一事可干。看着她们出出进进利落的身影，我
又禁不住潸然泪下，除了失去父亲的伤心，还有一
份感动，家乡人的情义无论时隔多少年都不会淡
漠，就像陈年老酒，历久弥新，越久越醇厚。

这里的女人特别爱干净，家家庭院宽敞整洁，
屋内更是窗明几净，尤其是门窗玻璃，擦得一尘不
染。家家户户窗台摆满盆花，一种叫“丽格海棠”
的盆花，几乎是每家的主打花卉，深红的、浅红的、
粉红的、桔黄的、淡黄的……叶翠色欲滴，花朵竞
相怒放。闲暇时候，女人们总是走东家串西家，相
互欣赏、相互调侃，张家的比李家的艳，王家的比
杨家的品种多……

现已秋收结束。黄昏时分，太阳的余晖还未
落尽，晚霞铺满西边的半个天空，微风瑟瑟，果香
四溢，在一块宽敞的打麦场上。一曲《走进新时
代》歌声嘹亮，十几个女人排成三角形队列，手拿
彩扇，跳起了广场舞。领舞的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姐姐翠萍，她能歌善舞，活泼开朗，舞蹈队在她的
带领下，风生水起。随着音乐节奏，她们手摇彩
扇，时而合拢握起，时而舒展开扇，手中彩扇流水
行云、龙飞凤舞，在夕阳的辉映下不时发出耀眼的
光芒。麦西来甫音乐声从音响里传出，女人们将
彩扇别在腰间，脊背挺起向后微微倾斜，左手拖着
后脑勺，头骄傲的昂起，右手柔和的伸向右方，仿
佛要触摸天边的祥云，左右两脚一颠一颠交替点
步，与麦西来甫曲调契合的天衣无缝。忽而身体
翻转，倒走回来，柔情回旋，眉目含笑，张张健康的
脸庞绽放着热辣辣的激情。大麦场周围坐着一群
男人们，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着婆娘们的舞姿，乐呵
呵、美滋滋！

何时，这丰富多元的文化娱乐活动融入了家
乡人的生活！

我感叹着！火红的晚霞洒在坑坑庄子，鲜亮、
明媚!

滚烫的热泪涌出眼眶时，我给大光发了条微信。问他
在玛纳斯，还是在昌吉。一刻钟后，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便
拨通了他的电话。语音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心
一惊，不会有什么事吧？对一个退休近10年的人来说，不
应该存在关机的情况。此时，微信叮当响了一下。再看是
他的语音留言，说他在昌吉，带外孙呢。并邀请我去家里
玩。

安然无恙。我的心平复下来。
那是1988年的一场考试中，坐在同一考场，且是前后

座位的大光与我认识了。再后来，我们在昌吉完成3年的
读书时光。那时他年轻，那时我青涩尚未褪尽。

他的魅力来自与生俱来的幽默，他总是乐呵呵的样
子。我被他逗笑是他说的一句话：“我们家丢的瓷娃娃，在
这找到了。不行，现在就得领回去。让别人拾上去，这么大
的昌吉，太难找了。”一见人就紧张的我，咯咯笑出了声。

早先他在玛纳斯工作，他把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当亲兄弟
姊妹看。那年冬天，他请了八九个同学去玛纳斯玩。别的不
说，车票也要不少钱。穷学生出门，每一分钱都珍贵无比。他
站在国道边，把右手向前一伸，给大家挡车。一场穷游拉开序
幕。

容纳近20个人的桌子，他自然是主角。酒菜是其次，
关键他对每个人说的话令每个人都满心欢喜。我算是年纪
小的一位，他自然多关照几分。

旺盛的精力，让他成为一个闲不住的人。工作中，他是
坐不住的，酷爱下基层。他说：“我来自群众，一定要到群众
中去，只有和群众在一起，浑身的肌肉才是自由的。”他说这
话时，振振有词站在那里，一副演说家的派头。实际上他只
是一名普通机关干部。

业余时间，他更闲不住。要么跟着摄影师去赶日出日
落。要么跑去吉木萨县敲开那位酷似“冯巩”的同学家的
门。他眼睛闪烁，一脸平静地说：“这么大的人物来了，也不
迎接一下。”搞得“冯巩”哭笑不得。

他来看我，没提前打招呼。冷不丁到了我单位门口才
拨通电话说：“请往门口一米处瞄一下，有人找。”别逗了，开
什么玩笑，100公里路程，少说一个多小时，要是堵车，得两
小时开外。“说到就到！我什么时候当过小狗小猫！”一听这
话，我忙爬在窗前看，呀，他果然在楼下。难道他是孙悟空
转世，能脚踩祥云。我急慌慌跑下去。他笑得眼睛成了一
条缝。

这样出其不意的行动，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估计他
自己都说不清，旁人更无法得知。这像是埋在地下的宝藏，
成为秘密。

又一年，我突然听说，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眼底出
血，住进石河子医院时，心里又恼又急。恼得是，我曾多次
劝过他，别胡吃海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吧，病来了，再
别想跑了。可更多的是牵挂与关切。那个周末，我把孩子
丢给母亲，搭车100多公里去医院看他。站在病房门口，什
么也没有说，眼泪出卖了脆弱的心。他跟没事的人似的，拉
我坐在凳子上说：“好好的，又不是奔丧，哭啥呢。我中流砥
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给阎王爷打过招呼
了，目前不缺我这样的人，需要的时候，会提前打电话。”我
扑哧笑了。

疾病缠身近10年，严重是不能行走，若打过去电话，他
依然笑呵呵。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他悲伤难过，或者颓废
沮丧的镜头。哪怕片刻的表情，翻找了许久，在记忆的褶皱
中，始终没有捕捉到这个画面。

时光冲刷过的春夏秋冬，他不再是同学，已经是我生命
中无法替代的兄长。宽厚仁爱、体恤包容。我无论说什么
样的狠话，他当是翻过一页书，扭头又是最初的样子。

我父亲是今年5月去世的。他得知消息后，约了几个
同学，驱车百十公里到殡仪馆吊唁。他走路依然不利索，
可拒绝我的搀扶。他对我说，老叔是共产党员，我和你都
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一个品质，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都要坚强。

寒流来了，天越发冷了，忙乱中的我，突然想起了他。
我不知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被人牵挂是幸福的。我希望
他一直是幸福的人。

大 光
段蓉萍

坑坑庄子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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